
“海都之星” 与我 

 

第六章：十字路口 

 

2009年 5月 2日，二千坚尼（2000 Guineas）大赛 在纽马克特举行的英国二千坚尼大赛开始前一星期，我正在马来西亚的沙巴旅游。沙巴位于婆罗州（Borneo）岛北部，是马来西亚十三州之一。 

  婆罗州岛北部 

  沙巴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州，面积仅次于沙捞越（Sarawak）。沙巴位于饱受台风侵袭的菲律宾以南，有“风下之乡”的美誉，是香港人远离闹市、舒展身心的好去处。 

  



 风景怡人的沙巴海滩 

  我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去沙巴旅行呢？因为 3月 17日，“海都之星”发高烧，我有些心烦意乱。二千坚尼大赛举行前，我的爱尔兰练马师岳斯（Oxx）通知母亲“海都之星”或许不能出赛了，因为他退烧之后，可能就没有充份的训练时间为一级赛做准备。 

  



 

3月 17日，“海都之星”发高烧 

  二千坚尼一级大赛举行前夕，我返抵香港。母亲要我从香港机场直接飞往伦敦。岳斯认为“海都之星”已完全康复可以出赛，一方面我既疲乏不已，另一方面心里又有莫大的压力。“海都之星” 是我全家人的爱驹“海都市”的儿子，国际顶级骑师靳能将穿着我的彩衣出战这英国经典平地赛的第一关，我实在抵不住在现场观赛的刺激。昔日，挚爱的“海都市”穿着父亲的彩衣代表家父驰骋马场，如今，她的儿子“海都之星”就要代表我出战马赛了。时光飞逝，岁月流转，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戴着眼镜的黄毛小子，而是成长为身负重任的崔家长子。 

  



要现场亲看着“海都之星”出战，我心情紧张，压力颇大 
 

 

“海都之星”即将穿上我的彩衣出战 
 

  最后，我选择留在家里通过电视观看赛事。母亲说我可投注 1000英镑赌“海都之星”独赢，或者下注 2000英镑，用“海都之星”和“委托者”（Delegator）进行连赢组合投注。我天性不爱赌博，觉得金额太大，所以只投注 100英镑于“海都之星”独赢，赔率十比一。 

  



 投注 100英镑于海都之星独赢，赔率十比一 

  我在家中观看赛事期间，穿着一件印有“吉他永远不嫌多”（you can never have too many guitars）字样和吉他图案的 T恤衫。妈妈知道我喜欢弹奏和收藏吉他，所以买了这件衬衫送给我。自此以后，这件体恤衫便成了我寓意好运的赛马服饰。 



 我最爱的 T恤衫 

  另外，因为经常要与母亲通电话，所以马赛期间我会一直戴着 iPhone耳机方便通话。所以我在参加所有赛事期间总是戴着耳机。 

  



 赛事期间一直戴着 iPhone耳机的家亮 

  比赛开始了，虽然只跑了 1分 35秒 88，但我们全家人就好像心快要停下来，屏息以待。当马儿突围取胜，冲过终点的一刻，举家上下皆大欢喜。我们的尖叫声把邻居都吓了一跳，因香港时间已是晚上十时了！能在英国经典赛事中获胜，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奇迹。 

  



 在二千坚尼大赛夺标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奇迹 

  母亲的心情却更加百味杂陈。她想到了与挚爱的“海都市”之间的种种往事，现在又亲眼见证爱马之子“海都之星”成为一级赛良驹，中间经历了种种艰辛，不免百感交集，落下泪来。她坚持选择
“海都市”与“十字湾角”配种，不但延续了“海都市”的珍贵传承，也让质疑她的人无地自容。 



再见，我的传奇爱驹 
 

 

母亲哀痛 
 

  挚爱的“海都市”在产下最后一匹小雄马“海都之紫”（Born To Sea）后，便于 2009 年 3月 2日去世。她在分娩后随即站起来，用舌头清理宝宝身上的污垢。小马健康活泼，但“海都市”却身体不济。几分钟过后，二十岁的“海都市”便终结了自己的传奇一生。 

  



 家亮哀悼葬于爱尔兰国家种马场的“海都市” 

  往事如烟。那匹出生在美国肯塔基州育马场的小雌马跨洋越海，经过种种安排和巧合，来到法国巴黎，得见伯乐，就这样渐渐成为崔家钟爱的一员。 

  

美国马乡肯塔基州 
 

 

肯塔基州的小马 
 

  



“海都市”的传奇并非由拥有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缔造，而是由两个背景和文化相异的家庭共同的爱心、信任与友谊创造的。 

   

传统中国家庭 
 

 

传统欧洲家庭 
 

  奇妙的是，这两个家庭对这匹体格轻盈、其貌不扬小雌马都充满了关爱和热情。 

  



 两家人都钟爱“海都市” 

  

“海都市”一生几次差点离开崔家：她两岁时，我的母亲与朋友合股，她差点被朋友的经理送到法国小镇；她三岁时，我的母亲与朋友拆股，她险些在 1992年的 Goffs拍卖会被卖掉；1994年，正值五岁的“海都市”因脚部受伤不能继续在欧洲出赛，父亲听信专家建议，差点把她卖到美国打止痛针继续比赛生涯；1995年由于母亲对纯种马配种一无所知，赛马生涯结束的“海都市”几乎要被卖给专业配种及育马者，但母亲为了保留“海都市”奋而投身育马界；后来父亲更一度将“海都市”卖出，只是后来由母亲高价赎回。 

  



两岁的“海都市”险被送往法国出产红酒的小镇 
 

 

1992年的 Goffs Arc Sale拍卖会，三岁的“海都市”险被卖掉 
 

  

四岁的“海都市”差点被卖到美国出赛 
 

 

 母亲欢迎“海都市”归家 
 

  海都市首次被送往爱尔兰这个陌生的国家的初期，母亲因文化与语言的障碍及她身边所发生的变迁，令我们全家与海都市曾有一段时间好像失去了联络。 

  



 崔家眼中的陌生国度爱尔兰 

  倘若母亲没有为“海都市”坚持到底，“鞍匠井”的继承者“天文学家”便不会诞生，爱尔兰也不会出现威震马坛的“海都之星”。 

“海都之星”，爱尔兰的国家英雄 
 

“海都之星”：爱尔兰马坛的最新标志 
 

  



 

“天文学家”：冠军种马“鞍匠井”的继承者 

  这场胜利对母亲非常重要，它代表着“海都市”的优秀传承。“海都市”的出现打破了不同国家及学术领域之间的文化屏障。 

  

  



世界之子 
 

 

文化屏障 
 

  

“海都市”开创了两个世界之间的沟通管道，把农夫的白丁之家和诗礼簪缨之族联系在一起。让双方彼此了解，携手向前，共拓眼界。 

 

农夫 
 

 

科学家 
 



 母亲是个有着非凡创意的人，在她眼中没有不可能成就的事情。她决意成为时代变迁联系今昔的桥梁。  

过去 
 

 

现在 
 

 正因如此，我请母亲撰写这部传奇故事的前半卷：“成名之路”，而我自己则执笔书写后半卷““海都之星”与我”。我仅希望能以拙笔领航，带领读者遨游一个充满今夕史事，国情与人情交织的赛马天地，让读者也能体味其中的酸甜苦辣，领略充满爱与激情的赛马世界。 

 

 


